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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也称土
豆、洋芋。在大多数
中国人眼中，马铃薯
是餐桌上经常出现
的蔬菜。张承地区，
既是河北马铃薯的
主要种植区,也是全
国商品薯、种薯的重
要产地。

虽然今天中国
马铃薯产量已经位
居世界第一，但是马
铃薯并不是中国本
地作物，而是外来作
物，其引入中国的时
间不过几百年。

从南美洲到欧
洲，再到传入中国、
落地生根，本为“洋
作物”的马铃薯，走
出了一条颇为成功
的“国产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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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铃薯的
人不少，爱吃马铃
薯的人更多。但作
为一种“其貌不扬”
的食物，马铃薯在
各类文学作品中

“ 出 镜 率 ”并 不
算高。

然而，当代著
名作家、散文家汪
曾祺却对马铃薯十
分钟爱，他和坝上
马铃薯的特殊缘
分，也被人们传为
美谈。

“到马铃薯陆
续成熟时，就画薯
块，画完了，就把薯
块放到牛粪火里烤
熟了，吃掉。我大
概吃过几十种不同
样的马铃薯。据我
的品评，以‘男爵’
为最大，大的一个
可达两斤；以‘紫土
豆’味道最佳，皮色
深紫，薯肉黄如蒸
栗，味道也似蒸栗；
有一种马铃薯可当
水果生吃，很甜，只
是太小，比一个鸡
蛋大不了多少。”

这段十分生动
的描写，来自汪曾
祺的散文集《草木
春秋》。

说起汪曾祺与
坝上马铃薯的缘
分，按汪曾祺的说法，其实是“因
祸得福”。

1959年，他从北京到张家口
沙岭子参加劳动，因为表现好，且
有美术才能，便被分配到沽源马
铃薯研究站画画。

从首都北京来到当时还比较
落后的坝上地区，本是大多数人
都难以适应的“苦差事”。不曾
想，汪曾祺反而因此过上了“神仙
过的日子，因为田野里的土豆比
超市里的有趣得多”！

地处坝上地区的沽源是供应
全国种薯的基地，集中了全国各
地上百个品种的马铃薯。从此，
汪曾祺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他
回忆，这里没有领导，不用开会，
没有监督，就他一个人，自己管自
己，非常惬意。

刚开始，正是马铃薯开花的
季节。他每天上午趟着露水，到
试验田里摘几丛漂亮的马铃薯
花，插在玻璃杯里，然后对着花描
画。下午则画马铃薯的叶子。

等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逐渐
成熟了，又开始画马铃薯的果
实。先画一整个马铃薯，然后再
切开，画一个剖面。这些活儿对
汪曾祺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所以
工作很轻松。

都画完后，马铃薯就没用
了。放着很快会氧化、变质，扔了
可惜。所以汪曾祺便“随手埋进
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汪曾祺
曾自夸：“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
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
无第二人。”

在沽源县画了两个月的马铃
薯后，汪曾祺心满意足地返回到
沙岭子农科所，开始画《中国马铃
薯图谱》。但纸和颜料却成了他
最大的困扰，于是便想起了在北
京的好友黄永玉，就写信求助，很
快就得到了满足，并每隔半月或
一月就写信过去，索要纸和颜
料。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长诗寄
给黄永玉，其中有这样两句：坐对
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可惜的是，《中国马铃薯图
谱》的画稿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丢
失。汪曾祺后来虽也提到过画
稿，但却没有丝毫的惋惜，反而得
意地说：“我三生有幸，否则我绝
不可能学会画马铃薯的花、叶子
和薯块，还尝遍了各种马铃薯的
美味。现在马铃薯画得更好了，
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了。”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马铃薯，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常见
的蔬菜和主食作物之一。中国人对马
铃薯的喜爱几乎不分地域，全国从南
到北大部分地区的菜谱里，都能看到
它的身影。

“中国是当今世界马铃薯生产的
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马铃薯产量长
期占世界马铃薯总产量的 25％左右。
我省张家口、承德两市坝上地区，非常
适宜马铃薯生长,是河北省马铃薯的主
要种植区，也是全国商品薯、种薯的重
要产地。”提到马铃薯，河北北方学院
马铃薯育种专家尹江颇为自豪。

马铃薯在中国产量大、普及度高，
但它在各地的叫法却不尽相同。在广
东叫“薯仔”，在山西叫“山药蛋”，在江
浙地区叫“洋（阳）山芋”，在闽南地区
叫“荷兰薯”……

虽然今天马铃薯流传最广的叫法
是本地气息很浓的“土豆”，但如此繁
多的“外号”，已经说明了其外来作物
的身份。

事实上，如今作为常见菜的马铃
薯，传入中国的时间不过三四百年。

马铃薯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
洲安第斯山区，那里的原住民种植马
铃薯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直到 16 世纪，第一批欧洲人到达
秘鲁，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为“papa”

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后变得柔软，
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
层不太厚的皮”。这就是今天人们熟知
的马铃薯。

后来，欧洲人把马铃薯和玉米一
起带回了欧洲，并随之传到世界各地。

那么，马铃薯究竟是何时进入中
国的呢？

“由于缺乏早期的文字记载，以及
文字记载中存在作物名称混淆等原
因，对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具体时
间，专家们的看法至今难以统一。”中
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马铃薯专家张呈
栋介绍。

根据已故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
究，中国地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资料
远比同是从新大陆引进的甘薯、玉米
和花生少。目前，可以查到、可鉴别为
有马铃薯记载的地方志共65种。

目前已知较早有关马铃薯的记载
出 现 在 明 朝 末 年 。如 明 万 历 年 间

（1573—1619 年）蒋一葵撰著的《长安
客话》记载：“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
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

“该书作者蒋一葵为万历朝进士，

《长安客话》是其在京任职期间，走访
北京古迹、形胜与奇事等撰成，因而具
有一定的可信度。”张呈栋说。

无独有偶，万历年间的另一文人
徐渭亦有五律诗《土豆》一首：“榛实软
不及，菰根（注：茭白）旨定雌。吴沙花
落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
箸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有专家认为，徐渭一生辗转南北，
见闻广博，却为区区土豆作咏，将其视
作上等美食，足以说明马铃薯在万历
年间仍属于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

此外，明代农学大师徐光启对马
铃薯也青睐有加。其所著的《农政全
书》中就有一段与马铃薯相关的详尽
描述：“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
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
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
衣，洁白如玉。”

这段描写中提到的“土芋”，从根
蔓形状、外观颜色到烹食方法，与现代
马铃薯近乎无异，可以推断出徐光启
当日所见所食之“土芋”很可能就是今
天的马铃薯。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以上记载的

“土豆”并非今天的土豆，马铃薯最早
传入我国时间应为 18 世纪前后。但目
前的主流观点认为，马铃薯最早传入
我国时间应为万历年间。

万历以后，作为外来新鲜物种的
马铃薯逐渐跻身宫廷美食的行列。明
代晚期刘若愚所写的《酌中志》记载，
一般在正月十六之后，宫中灯市最为
繁盛热闹，天下珍馐百味云集于此。其
中便有“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
针，都中之山药、土豆”。

“在上百种珍味里，马铃薯从口感
到卖相均平淡无奇，却能稳居京都特
产之位，必然有其独特性。事实上，对
于食遍天下、口味刁钻的皇族贵胄来
说，马铃薯最吸引人之处便是其来自
异域而已，以马铃薯入宴，不过是吃个
新鲜。”张呈栋表示。

虽然马铃薯在明末时便漂洋过
海，传入中国，但由于其品种的特殊与
罕见，仅有达官显贵方能享用。明代上
林苑虽有专司蔬菜种植的“菜户”，在
筛选、培育马铃薯上有一定技术优势，
但它毕竟是服务于宫廷的机构，既不
会大面积栽种马铃薯，更不可能将薯
种和种植技艺传入民间。所以，此时马
铃薯虽已被引进中国，却不过偶尔现
身于富贵人家的餐桌上，民间百姓并
无此等口福。

“如今人们都知道，马铃薯的优势
产区是高原地区。具体到我省来说，就
是张家口、承德两市坝上地区。根据史
料记载，坝上地区种植马铃薯最早始
于 20 世纪初，距今约 100 多年。”尹江
介绍。

但是，如今成为马铃薯优势产区
的坝上，并不是河北最早种植马铃薯
的区域。

马铃薯进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怎
样的推广过程呢？

明末清初，马铃薯的栽种技术不断
提升，产量也不断提高，开始逐步向平
常百姓的餐桌靠拢。清朝建立后，马铃
薯开始走出皇宫和北京城，向京畿周围
乃至全国各地大规模地传播开来。

天津、河北一带因毗邻北京，是马
铃薯早期扩散的重点区域。康熙二十
一年（1682 年）编撰的《畿辅通志》，是
我国记载马铃薯最早的志书。1685 年
出版的《宛平县志》中，“物产蔬类”里
记有“地豆”，指的便是马铃薯。

“据此可以大致推测，马铃薯最早
进入河北的时间，约为 17 世纪中叶以
后，最早的种植区域是北京周边的平
原地区。”张呈栋分析。

雍正年间，马铃薯在河北深州一
带又有了新的别名——地豆（又名地
生）。“地豆”“地生”等别称相继产生，
既是地域差异所致，同时又从侧面反

映出马铃薯的栽种范围在逐步扩大。
清代中叶后，中国人口骤增，人们

对粮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面临粮食
危机，人们开始寻求水稻、小麦等传统
作物的替代品，来自美洲大陆的马铃
薯便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马铃薯迎来了第一个种植
高峰。

自乾隆初年始，户口管理日益放
松，农民得以自由迁徙，大规模的移民
垦殖活动兴起。伴随着移民迁徙的步
伐，马铃薯的薯种及种植技艺流传得
更远，就连相对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
及陕南高原也开始尝试栽种。所幸，马
铃薯的表现并未令人失望，它不但很
快适应了复杂的自然环境，而且产量
颇高，远超一般高原作物。

史料记载，嘉庆年间汉中知县严
如煜称，单株马铃薯普遍可结实十数、
数十颗，哪怕是一块贫瘠的沟地，也往
往能产出十数石马铃薯。考虑到当时
的种植条件和技术，这已是相当惊人
的数字。

至道光年间，马铃薯进一步传播
到山西中部、北部，其后山西更发展为
中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马铃薯的到

来受到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欢迎，当地
人根据地域特色，亲切地称这种花白
茎大的作物为“山药蛋”。当时马铃薯
产量之高，竟已达年收数百石的地步。

马铃薯的移植频频传来捷报，使
更多人认识到这类作物潜在的经济价
值。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马铃薯的种
植在全国蔚然成风，北至河北坝上高
原、内蒙古高原、东北地区，南至闽粤
等地，几乎随处可见马铃薯的踪影。

至此，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外来的
马铃薯终于在中国各地落地生根。随
着这种传播，中国人对马铃薯的食用
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明代末年，马铃薯刚刚进入中国，
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古怪”作物，即便
是经验丰富的大厨，也不知如何烹饪。

“从当时的一些诗文中可以看出，
可能因为马铃薯外表与传统作物芋头
很相似，又同样出自地下，人们便将其
视作芋类的一种，并仿效烹调芋头的
方式对其或蒸或煮。虽然马铃薯曾是
宫中宴飨的高级食材，但出于安全考
虑，宫廷御厨们并不敢贸然开发新做
法，更罔论变着花样折腾。在整个明
代，人们关于马铃薯最初也是最后的

记忆，便只是舌尖上那点淡淡的滋
味。”张呈栋说。

到了清代，马铃薯的做法有了进
步，开始打磨成粉，与荞、麦等主食一
同烹煮。如清代《三省边防备览》记载，
因土壤肥沃之利，汉川县粮食产量甚
高，为防止马铃薯堆积腐烂，当地人便
想方设法地将之切片晒干保存，而晒
干后的马铃薯片便可磨粉，和苦荞、燕
麦等做成饼、馍。这种做法虽依旧有些
寡淡，但比之单纯地蒸或煮还是有一
丝新意的，更重要的是，它能贮藏宝贵
的粮食。因此，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马
铃薯粉在全国多地颇为盛行。

而在偏远山区，由于环境恶劣、粮
食缺乏，马铃薯渐渐晋升为主食，其做
法也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北房县因山
地较广，故人们多种植马铃薯，并习惯
性地“烧洋芋为食”，其中“烧”便是主
要做法。此外，山西人关于马铃薯的做
法更是五花八门，“羹臛煨灼，无不宜
之”，更甚者还以马铃薯的叶子入菜，
不失为一种新吃法。

其后，经过不断尝试与努力，马铃
薯的烹调方式已日臻纯熟，既能糅合
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又能切成丝、片、
块状作为主料或配菜，可谓千变万化。
而能把口味清淡的马铃薯炮制成一道
美味佳肴，既源于时间的打磨，更有中
国人在饮食文化上的不懈努力。

5月21日，小满刚过。
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还有

些许凉意。当地马铃薯田里，马铃薯已
经播种一月有余，开始出苗。

“我这里既有商品薯又有种薯。其
中，‘冀张薯’淀粉和干物质含量较高，

既能当鲜食薯，也可用来加
工全粉和淀粉，抗市场风险
能力强。此外，我们还培育
了十几种种薯，有白瓤、黄
瓤的品种，可以满足鲜食、
加工薯条薯片、生产全粉淀
粉等不同需求。”当地种植
大户、承德正融马铃薯种植
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飞一边
查看墒情，一边介绍。

位 于 坝 上 地 区 的 围
场，是我省重要的马铃薯
产区。这里夏季气温低,阳
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
多为沙性土质，非常适宜
马铃薯生长。

事实上，适宜种植马
铃薯的不只是围场，承德、
张家口两市坝上地区，大
部分都是适合马铃薯生长
的区域。这一区域也因此
成 为 我 省 乃 至 全 国 商 品
薯、种薯的重要产地。

为什么马铃薯在这一区域生长品
质好？为什么这一区域适合种植马铃薯
种薯？这些问题，也曾在马铃薯推广过
程中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

“马铃薯进入中国后，表现出了极
为广泛的适应性，北起黑龙江南迄海
南岛，哪儿都能种。极强的适应性，是
马铃薯得以迅速推广的重要原因。”张
家口市农科院原副院长杨才介绍。

然而，人们在种植过程中逐渐发
现，并非所有地方的马铃薯都产量高、
品质好，也不是所有地方的马铃薯，都
适合作为种薯。

人们发现，平原地区种植的马铃
薯，不但产量低，且不能作为下一季用
种。因此，上世纪 70 年代前，平原地区
种植的马铃薯，每年都要从坝上、东
北、西北等冷凉区调适宜当地种植的
品种。但是，即便从外地调来的种子，
也只能保证“当年好”，如果自己留种
继续种植，结果又变成“第 2年孬，第 3
年变成枣”，几乎没产量。

关于平原地区马铃薯退化的原
因，学术界曾经有过大量研究和争论。
直到 20 世纪中叶以后，人们才逐渐达

成共识：引起马铃薯退化的原因是马
铃薯病毒。

“虽然马铃薯在各地都能生长，但
由于马铃薯原产地是海拔3800多米的
高原，高温会激活附着在它身上的马
铃薯病毒，导致马铃薯出现退化：叶
片卷曲、花叶皱缩、植株变矮、薯块
变小……各种异常之下，产量也会逐
年下降，甚至收不回种子。”杨才说。

马铃薯病毒，至今无药可除。但专
家们发现，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冷凉地
区，退化的程度要轻一些。

中国近现代植物病理学家林传光
曾在试验中发现，同样的薯种、同样的
技术条件下，在张北高原的种植，一直
保持稳定高产，只有个别植株出现花
叶皱缩；而在北京平原的种植，第二代
就出现了严重退化，产量下降了 2/3；
在海拔居中的张家口市附近，经过两
三代后也出现了完全退化。

“这也就意味着坝上高原应该在
马铃薯产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杨才介绍，科技工作者自上世纪 50 年
代就在坝上开始了马铃薯育种工作，
其中培育脱毒种薯，就是重要研究方

向之一。
原张家口地区坝上农科所在 1978

年率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培育了一种
名叫“虎头”的种薯，不仅能抗病毒，还
能抗晚疫病，抗旱性强，产量也高，与
当时推广的品种相比能增产 33%—
107%。1983年，河北、山西、内蒙古三地
栽培面积即达150万亩，还获得了原农
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和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

几十年过去之后，我省的脱毒种
薯研究不断取得进展。2019 年 6 月 13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名单。至此，我省张
家口市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先后
被确定为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目前，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75
万亩，占全省播种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总产量165万吨，单品作物产量居全国
首位，产值突破 23 亿元。此外，围场近
年来还先后获得“中国马铃薯之乡”

“全国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基地县”
“全国马铃薯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县”等称号；张家口全市种植马
铃薯 160 多万亩，年产量约为 240 万
吨，主产区在坝上地区的张北县、康保
县、尚义县、沽源县等县区，主栽品种
冀张薯8号、夏波蒂、大西洋、冀张薯12
号等。

2020年3
月6日，武安市
淑村镇白沙村
的村民在给种
植的土豆覆膜
保墒。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坝上地区，人们正在
收获土豆。 武殿森摄

汪曾祺画的坝上地区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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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不土 马铃薯的引进

逐步推广 马铃薯进入河北

独一无二 坝上地区的优势


